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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雾了。
家对面的那片茂密的山林浸润其中。
屋檐瓦片口滑落的水珠，一颗接一颗滴
得不紧不慢。一支烟还未抽完的工夫，雨说
大就大了，落下的水柱，砸在铁洋桶里，叮叮
当当作响，山村交响乐有些简单却不失有
趣。
阵雨浇在旱了许久的山野里，雾就起来
了，带着灵魂。
放下手中的书，找了把伞，我就追了出

去。我要去亲近那薄若游丝的雾，比飘浮的
云要离我近许多，比炊烟又要离我远很多，
喜欢那份朦胧。
一路小跑，朝着雾弥漫的方向。
黄泥路上，踏在一汪汪泥水里，溅得满

裤腿都是泥浆，犹如散开的烟花，错落有致
地扑在裤管上。伞挡得了前，拦不住后，后
背却湿透了。
顾不上这么多，我三步并两步地赶，生

怕雾来得快，去也快。
好在，雾挪动的步伐还没有那么急，如

丝带一般，怀抱着大大小小的杂树，形似一
条龙盘踞在半山腰，似乎在等待，抑或在酝
酿。雾好似看透了我的心思，我走它也移，
我静它也懒得动。
就这么僵持着。
除了雨，只剩下那雾，四周静悄悄的。

山的另一侧，隐约传来几声沉闷的“二踢脚”
的炸响，拜年的人陆陆续续登门了。
意味着，午饭时间临近了。
“咯咯哒、咯咯哒⋯⋯”村里下了蛋的母
鸡兴奋不已，用自己的方式庆祝新春，也是
欢迎客人的到来。
村里农家的烟囱里已经开始冒烟，浓黑
的炭灰直直地往上冲，在脱离烟囱口的那一
刻，一下子膨化，那柱灰烬来不及落下又被

冲回天空，不多时，灶肚里的火烧得旺了，烟
由灰变白。
烧火也是门功夫，烧得好才可以烤出一

张又大又好的锅巴来。现在是难得吃上一
回，那种松脆带着油香，可馋死人了。
但，笔直的烟柱就没有雨雾来得可爱

了，或许在农村袅袅炊烟过于平常，而雨雾
大都几年难得一见，那随风而变的悠然自
得，令人更为期待。
起风了。
那雨雾也是跟着耐不住性子了，就地打

起了“拳”。
两株高大的野樱花卷入其中，淡粉的野

樱花被掀得老高，漫天飞舞，纷纷扬扬，在灰
色调的天空里渲染出较为别致的花雾，像极
了一朵大号的彩色棉花糖，让人有上去咬一
口的冲动。
风大了起来，整个山坳里，呜啦啦地响

着一片，像出征的号角，大大小小的树木都
摆出了战斗的姿势。风来得汹涌，将密不透
风的树叶吹了个底朝天，翻滚的苦槠树碧绿
的树叶白茫茫，湿漉漉的天空变得更加阴
冷。
无形的风比有形的雾的能量要更为显

山露水，眼前这片竹林也是热闹得不行，竹
子密密麻麻地伏在半悬空的岩壁上。每年
干旱的夏季，总要自然干枯一大片，但春风
春雨使得竹子的韧性较杂木要好得多，任凭
大风大雨，除了上半节拼命地点头示弱，下
半节始终保持那份君子的矜持，岿然不动。
人生，未尝不是需要这份高雅的骨气。
雾动，我也动。
我顺着山脉往上爬，进三步滑两步，艰

难地向上推进。想起前两天，跟在父亲后头
去割青菜。父亲的皮鞋击打着土地，他好像
已经抬不起那双并不重的皮鞋，双脚还没有

扬起的尘土离地高。三年前，我陪父亲散步
的时候，他走起路来还风风火火，我要小跑
着才能跟上。而如今，我走在他身后，明显
可以感觉到，我要是走得快了，会撞上他。
猛然醒悟，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我觉得回
老家的次数少了，除了逢年过节，孝顺更应
该看平时。
人到半山路更陡，我要是退了，那就前

功尽弃了。离雾越来越近，朝前看，竟是高
高低低的山势筑就了一幅天然的泼墨画。
走走停停，山顶忽现一个“灯盏”形的旱

塘，有两间农房那么大，深不足3米，站其中
间，有风声无草动。站在山的脊背上，便有
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数棵热水壶般粗的
松树已连根拔起，横卧在斜坡上，松针叶半
青半黄，数根手臂粗细的枝丫从树身上撕裂
下来，一只支离破碎的鸟窝散落一地。父亲
说，去年那场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整个山
头都被哗啦啦的撕裂声包围了，像春雷那样
排山倒海地碾压过来，还不时夹杂着凄凉的
鸟叫声，幸好积雪除了将松树压得东倒西
歪，别的树木并没有多大损失。环视整个山
野，已经很难见到碗口粗的松树了。杂木林
中，几棵数尺高的松苗让人好不惊喜。而
20多厘米厚积雪的融化，为干旱的冬季带
来了不少的水分，也冻死了好多虫卵，这对
春耕的农民来说，也算是件大好事。
一条只剩下轮廓的山路消失在眼前，我

忍不住一探究竟，路边的杂草里山栀花枝头
挂着数枚深黄色的桅果，在墨绿的世界里，
颇为喜庆。“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一簇
簇的八角刺，稀稀疏疏的叶子，往年被摘的
印迹十分明显，当八角刺长出三四片嫩叶时
就会被摘下来，过一下水，捏成团，冻在冰箱
里，什么时候客人来了，随便炒一下，都是慈
扒坞的一道名菜。

突然，树林里轰的一声，飞扬的树叶带
出了一团灰尘，一大群山雀飞向天空。我以
为是我的闯入，惊扰了它们。正犹豫要不要
再继续前行，隼像一支肥胖的箭射向雀群，
惊恐的山雀四处逃窜。好大个头的隼站在
禾木树枝枝头，左顾右盼，好像找不到围猎
的目标，又飞向天空盘旋几圈后，游弋着消
失在树林里。我担心山雀被隼捕食，亦同情
在这么个冷飕飕的阴雨天里，隼要饿着肚
子。可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
风更大了，大得几乎要把雨吹走了，吹

散的雾往村子这个“燕子窝”集聚，仿佛一场
大戏已经拉开帷幕。多年前人山人海看的
婺剧的场面还历历在目，祠堂门一扇扇拼起
的戏台，唱戏的跺得梆梆响，原地翻起三五
个筋斗，演的人司空见惯，看的人心惊肉跳
地鼓掌致谢。
雾大得看不清脚下。
上学要走，去外婆家要走，赶集要走，

走了数十年再熟悉不过的山路，也变得陌
生起来，明明是大白天，却走出了风高夜黑
的感觉来。我比走夜路还小心，可多数还
是踏空，不断从梯田的田埂上摔下来，又爬
上去⋯⋯人清醒了许多，我何苦要出来追
这雾呢，是好玩，是念旧，我也说不清道不
明。还是女儿的话听得在理，“你们看个动
画电影，为什么一定要讲逻辑呢，图个开心
不好吗？”看雾不也这样吗？自己好像一下
子豁然开朗了。
远远地听到了电视里那欢快的歌声，汽
车爬坡的震动感由远而近，后来甚至可以闻
到母亲烧菜的香味。我知道，家近了。
掏出一口袋的竹花，仍是小时候的玩

法，还是小时候那样开心。
回到阳台，眼前的雾慢慢散去，出门的

路渐渐清晰。

雾
蒋孝辉

秋池水清，数尾小参鱼悬停水中，呈泊船
状。如渔港归舟，两两悬停；首尾相衔，排列
成一朵盛开花的形状。
世间的排列很是有趣。
秋树下，兰草丛中，落叶一片一片。这些
叶子是从高大的栾树上飘下的，栾树结旋花，
圆团的花束，小小的籽粒住在里面，散落兰草
上，远远地望去，凌乱而斑杂。这种看似散乱
而内里却有规则可依的随意铺排，实质是自
然之手，给出的作品，显现出秋日华丽阵容与
玄妙的图案。
最经典的物象排列，要数雁阵。风凉时，
大雁在南归途中，“人”字形的结构，支撑起飞
行的力量。头雁在前，小雁居中间，从而保证
一个不落伍，一个也不掉队。雁在飞行途中，
扇动的翅膀形成一股气流，紧随这样的队伍，
那些体力相对柔弱的雁，可以借力同翔，这是
美妙排列所带来的神奇效果。
那些生物与植物的自然排列，有着内在

的韵律。
植物叶子的排列，有它的美感，茎枝上排
列的方式称为叶序。或在每一节上相对着生
两片叶子，如薄荷、龙胆；或对生叶，排列于茎
的两侧，呈二列状对生，如女贞、水杉；或在每
一节上只生一片叶子，各叶交互而生，沿着茎
枝螺旋状排列，如桃、柳。
花朵的排列中，猴面花煞是有趣。红、

橙、黄、紫，带小点的花，组成的三角图，让一
朵花看上去像一个调皮猴子的脸。这样的排
列摆布，如果位置稍稍偏移一点，就构不成小
顽猴的两只眼睛和一张嘴。“横看成岭侧成
峰”，从不同角度看此花，会看到一群隐藏在
草叶间的猴子。
古宅的房屋设计，中间是厅堂，两侧是房
间，厢房、书房⋯⋯这样的排列，安排着生活
秩序井然有序和生活本身的内在节奏。一间
间房屋的错落排列，组成了一个规模建筑
群。这样的排列，是主人或匠人精心设计的，
由排列到联结，组成古宅居住的方方面面。
朝代更迭的土层也有排列。唐宋元明

清，一直数到今。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横断
的土层像被切开的蛋糕，一层一层，不同印
痕、色块的土层堆叠，组合成过去不同朝代沉
积的历史。这样一种排列，是垂直的，历史与
历史、时间与时间之间垂直。垂直而列，诉说
着厚重的沧桑美。
洪泽湖北岸的玉米地，是我的祖籍地。

那些高过人头的粗硕玉米秆站在田地中，以
一种巨大的排列，证明着秋天玉米地的广博
深邃。
那年，随父归乡，我一个人特地到玉米地
里走走，那些玉米秆的密密排列，纵成行，横
成线，让玉米地里成为另一个世界，人在玉米
地里穿行，大片大片的玉米，在风中摇曳出沙
沙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切体味。让人知
道，什么叫作故乡与大地的丰收。
时光有排列，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傍

晚、晚夜⋯⋯呈现出一天24小时的光阴轮
回。一年四季，春花夏荫，秋收冬藏，也是一
种排列。节气与节气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
结构。人们在这样的四季排列中，生活悠然
有序。在这样的排列中，安排着自己的安静
生活。
人生也有排列，童年、少年、青年、中年、

老年，循序渐进，呈现出生命阶梯过渡和
延伸。
一路走来，深情回望诚是一种美。

排列之美
王太生

方孝孺，宁海大佳何人，明初一代大
儒，素有“天下读书种子”的美誉。现存二
十四卷本《逊志斋集》，其中对宁海的山川
形胜多有描摹，尤其是几处僻静之地，风
景殊绝，引人入胜，荡涤心灵，堪称“宝藏
秘境”。
其一为乌石头
1395年春，远在陕西汉中担任府学

教授的方孝孺，在送自己的宁海籍学生兼
好友郑叔贞去四川成都出差之际，作了一
组七言绝句。随后又与其他朋友次韵唱
和，其中第十三首饱含炽烈的思乡之情，
写到了魂牵梦萦的乌石头：
次韵写怀送叔贞之成都

乌石冈头白苎衣，几回醉伴夕阳归。
山中兄弟遥相忆，未必天心与我违。
“乌石冈头”就是乌石头，又称乌石头
山，600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海拔280
米，山峰耸削，俯冲大海，为宁海大佳何锁
钥。位于S311象西线K42+300处，现在
建有乌石头驿站，连接着宁海和象山的主
干道。小山坡上有亭翼然，拾级而上，杂
花生树，煞是好看。下有长廊，凭栏望去，
宁海湾烟波浩浩、鸥鹭点点，潮来潮去、云
起云飞，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其二为石门谷
1383年春，方孝孺第一次受到举荐，进

京面见明太祖朱元璋之后，返回老家继续潜
心著书立说。闲暇之余，他赋诗作画，携壶
访友，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逊志斋集》
仅有的两首六言绝句，其中一首题画诗便写
到了石门谷如诗如画般的旖旎风光：

牧牛图
谷口惊湍雨歇，柳荫芳草春还。
试问太平乐事，夕阳牛背青山。
绵延二十里的石门溪自东向西急流

而至，于谷口处拍击崖壁，激荡回旋，转身
向北注入宁海湾。岸上柳荫毵毵，芳草簇
簇，在夕阳的映照下，牛背上的雨后青山
愈发秀美，呼之欲出。

2023年谷口文化公园在宁海大佳何
建成，一走进去便使人感到诗意盎然，玲
珑有致。只见松桂匝地，花榭朴雅，更有
砖石墙掩映其间，大水牛闲卧池中，再加
上两岸溪山苍翠，碇步错落，绿道蜿蜒，可
谓是美不胜收。
其三为清泉山
1382年重阳节，方孝孺与卢原质、章

朴、杨觏等8名青年才俊，把臂同欢，奋勇
争先，一起登上了位于宁海城西的清泉
山。漫山摇曳的白茅草，好似鹭羽纷飞，
鳞藓斑斑的大怪石，犹是列坐可玩。临风
四顾，远眺黄墩港畔之海气升腾，日光倒
射；抚琴置酒，近览千年老城之阎闾相接，
纵谈古今。方孝孺引以为乐，事后写下了
《游清泉山记》。该游记采用典型的先记
叙后议论的写作手法，与王安石的《游褒
禅山记》可谓异曲同工。文章后半段通过
阐释、生发和妙喻，得出了“高远者难悦于
时俗，而易至者为常情所喜”的结论，并指
出求学问道者应以之为戒。
清泉山即现在的崇寺山，主峰海拔

126米。登临此山可俯瞰大半个宁海主
城区，鳞次栉比的楼盘，纵横交织的街道，
清流映带的洋溪，无不一一呈现眼前。山
上绿树摇芳，翠竹扫云，禽鸟啁啾，更有五
代十国陈长官墓道古朴肃穆，梁代古刹梵
呗隐约，一派清幽宜人景象。
其四为龟岩
1382年前后，方孝孺从金华学师归

来，一直居住在家乡继续读书修身。有一
次，他接受好友许继堂弟许续的邀请，来
到龟岩游览，并写了一篇散文《龟岩隐居
记》和一首杂言古风《许氏龟岩行》。
许续自小丧父历经磨难，长大后为了

能孝敬母亲侍奉左右，举家从清泉山搬迁
至宁海东南三十里的龟岩山脚，并购得田
地，建房数间，隐居不仕。因此处山冈相
对平坦，下有水潭，清澈可见底，上有翠
石，直径达数丈，如同一只巨龟浮于江

渚。“龟岩土，厚且沃；龟岩水，甘且清”，方
孝孺觉得许续身居此处，时时目睹山岳川
流、流霞草木卷舒之态，感悟天地自然、宇
宙万物变化之理，不仅可以涤荡心灵与胸
襟，还可以增进德行与功业，表达了赞许
之意与歆羡之情。
诗文中的“龟岩”位于现在宁海越溪

乡峧头自然村东侧400米处，穿过县道，
沿机耕路登上山冈，便豁然开朗。狮子
山、九皋山等诸山环列，乌龟岩屹立在当
年水潭挖成的山塘水库旁，经受了600年
沧海桑田，岩石顶部尽管因风雨侵蚀掉落
了一小部分，但整体依然惟妙惟肖，抬头
遥望前方，仿佛还在静静地诉说着过往。
其五为桑洲驿
1387年秋，因邻居的仇人触犯刑法，

落网时捏造事实诬陷方孝孺的叔叔方克
家，还涉及了方孝孺本人。方孝孺无奈之
下，只好远赴台州府申诉。途中经过宁海
桑洲驿时，秋风萧瑟，夜已深沉，方孝孺触
景生情，感伤不已，把新愁旧恨化作了一
首七言绝句：

夜度桑洲驿
山路弯弯石甃平，碧天凉露下三更。
无端一夜西风恶，吹着新愁上紫荆。
夜行镜头中，桑洲岭山路弯弯，荒草凄
凄，山体两侧砌石平整依稀可辨，凉透了的
露水，在秋天的肃杀中悄无声息地落下。
一场无妄之灾在西风的裹挟下，吹向了象
征着兄弟骨肉情深的路旁零落的紫荆。
桑洲驿旧址位于今宁海桑洲镇敬老

院内，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由于桑
洲驿南连温、闽，北通甬、杭，自宋元以来
就是东南沿海地区陆上通道的重要驿站
之一。明清时期虽多次裁减、移并，却曾
盛极一时，历代官宦世家与贩夫走卒在此
或是凝望或是驻足，尤其是方孝孺题诗
后，人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这是一条连
接古人和来者的心灵密道，在穿越历史烟
云的断面，见证了岁月沧桑。

方孝孺的“宝藏秘境”
童丹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县城的一些机关、厂矿、企
业等办公室内，办公桌都是实木打制，它们或倚窗而立，或靠墙而
设，或两两相对，或一律相向。总之，办公桌以四方、直立的形式，
占据办公室的一角。
办公桌或一层是抽屉，下面是空档；或左边是抽屉，右侧是空

档；或右侧是抽屉，左边是空档；或左右侧是抽屉，中间是空档。空
档处便是办公的人员足以安放容纳自己双腿的地方。
办公桌面大抵漆成黑色或棕色。
黑色桌面，含蓄大气不显张扬，有着内敛深沉的格调，仿佛提

示主人，办公事时要沉稳厚重。
棕色桌面，让人想到大地、泥土，自然简朴。是啊，人在上面办
公，犹如埋首在辽阔的原野上，深耕细作。
办公桌面上，除左或右上角摆放一个立式文件盒，用以盛放文
件外，还有茶杯、笔筒一类的物件。而在桌面中央，通常铺着一块
玻璃板，重讲究的，还在玻璃板的四角用金属夹片固定，不易滑
动。这也是当时颇为通行或时髦的做法。
玻璃板下，常见的，多是主人的照片。黑白色的照片，有个人

照，有合影照。个人照，男的一般着中山装，女的大率穿连衣裙，都
是那个年代固有的特殊印记。合影照，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倘有
人更多的，是集体照，不外乎毕业照、培训照、单位照之类的。那些
黑白照片，显示着年代的久远，因着岁月的流逝，而梦幻模糊，恍惚
迷离。彩色照是后来才有的事。
此外，玻璃板下面压着的，也有一些票据什么的。上面写着货物
的名称、价格，收款人一栏盖着私人印章，方或长，鲜红艳丽，像是不小
心被对方偷偷留下的吻痕。看起来，尤以女性名字居多。虽未曾谋
面，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因为那代表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
或是一张、两张残损破败的纸币，那是主人曾经用之不去，然

又觉得弃之不舍，不如干脆把它压在这儿，并不碍事。
或是火车票、汽车票、轮船票。某年某月某日，出趟远门，走亲
戚或出公差，到过哪个地方，未曾丢弃，于是也压在了这儿。
或是明信片。那是同学、朋友、亲人从远方寄来的，可能跨越

千山万水，上面盖着圆形的黑色邮戳呢。写满了美好的新年祝福
和节日问候。
⋯⋯
玻璃板下压着什么，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全凭主人的兴
致爱好，或一时兴起，或有意为之；或为纪念，或为保存。总得下面
放点什么，不能空空如也，要是透过玻璃直接看到桌面，则显简单
枯燥，乏味透顶。
办公桌上放置玻璃板，清洁起来方便简易，抹布巾随手一抹，

不需费力用劲，平整发亮，光滑如初。在上面办公，像批个条子、立
个字据、写个票据什么的，有玻璃板垫着，硬实平稳，一笔一画，横平
竖直，一不走作，二不软沓，三不卡顿。不阻笔、不陷笔，书写顺畅。
儿时，羡慕着。哎，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这样一张压着玻璃

板的办公桌，那该多好啊！那可是农民子弟晚上做梦，都笑得咧开
了嘴的事。
若干年后，当我真正拥有一张简陋的木质办公桌后，可还没等
我垫上玻璃板，人家早就撤下不用了，换上的是插电的电热板。据
说冬天用电热板，不冻手，写起字来得心应手，手套都省得戴了。
再后来，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小城各单位的办公室

里，你环视一周，电热板也看不见了，不知被甩到哪个旮旯里去了，
因为还有更好的设施——空调。夏有冷风，冬有暖气。
从此，办公桌上的玻璃板，消失遁形，无影无踪。

玻璃板下
朱小毛

走在西湖之西称为龙坞茶镇上城埭的村落，看见家家没有围
墙的房前屋后，搡年糕的石臼随意放置，做了路边点缀的装饰品。
石臼里蓄满水养植起碗莲、菖蒲，派上了别样的用处，显得格外古
朴、雅致、恬淡。
如果站在村北面山坞里的光明寺水库大坝上，凭栏凝视，绿毯
般的湖面宛似一面平镜，浓缩满山满坡葱郁的倒影，那是一种怎样
的绿呢？绿意遮天盖地、排山倒海般渲染开来，满帘是静谧里的深
壑、俊秀。
群山错落间，一行行、一垄垄的茶蓬蜿蜒地延展开，排列得规

规矩矩，自然舒适。小山头上梯田状的茶园，形似螺壳的发髻一圈
圈盘旋而上，在你不经意时，不远处有一处亭台楼阁画龙点睛，别
具匠心，让山色衬托得格外层次夺目。
龙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这一带古称“横山大岭”。我曾经在

这里担任过10多年的新闻报道员，也熟悉当地的村舍和风俗民情。
我了解过龙坞的一些历史。上世纪70年代初，家住龙坞的表

哥要结婚造房子，萧疏的山岭间挑选不出一根可以用来做栋梁的
木材，只得翻山越岭从山外边的富阳东坞山采购回木料，勉强搭建
起三间平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龙坞全境掀起全民植树、改造茶
园的热潮，建立起一支支专业育林队伍，分片分段守护培育山林，
坚持“采、造、育”三挂钩政策，每年的3月到11月为全面封山期，
严禁砍伐树木。
我还知道上城埭村有个叫盛小毛的人，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
开展“小阳春种毛竹”试验获得成功，经验编入《全国绿化造林成果汇
编》。那地方就是现在茶乡标志性景点“大茶壶”的所在地——大斗
山谷地。杉满坡，竹满坞，浓荫蔽日的山谷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在低丘缓坡的荒坡上新辟茶园，改良一墩墩像铜囱钵头样矮

小羸弱的茶蓬，一块一分地大小的五角星勋章茶地也在那时培育
出来。我在龙坞工作期间，还专门跑到何家村的蛤蟆山顶，去看这
个别出心裁按五角星形状种植的图形。据说这还颇费了一番心
思。先用白石灰撒出图样，开沟排茶籽，出苗后精心管护间伐补
植，一颗疏密有致的绿绿的硕大五角星，面朝蓝天白云，春暖花
开。有资料表明，1949年亩产茶叶74斤，1964年108斤，而到了
1980年统计时，产量达到11497担，龙坞“万担茶乡”的称号从此
开始叫响大江南北。
真正让龙坞人走上富裕之路的是把茶山纳入西湖龙井茶生产
基地之后，制茶工艺脱胎换骨。历史上龙坞产旗枪茶，与一山之隔
的梅家坞村从山形、土质、气候极为相似，不同的只是炒制技术。
为了让大家掌握龙井茶的炒制方法，当地政府轮番组织举行培训
班，好学上进的龙坞人一个手法、一个手法不断模仿琢磨，个个学
会了这门手艺。茶叶走俏了，氤氲的茶香飘得更远了，农家的钱袋
子也慢慢鼓起来，一幢幢新房子拔地而起，才有了一个以茶闻名且
产出量惊人的绿茶之乡。
现在的龙坞呈现的这一份浓浓的绿、诗情画意的景色，我无疑
是不曾相识又倍感生疏的。跟早已升格为爷爷辈分的表哥说：“真
的不认识龙坞了，这几年变化太大了，世外桃源也不是，你们现在
是住在仙境里了。”
偶从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一条讯息，说是感冒咳嗽多天，到了龙坞
一天也没有咳嗽。哦，这龙坞的空气或许是灵丹妙药吧，让五脏六腑
的浊气一扫而光。那么，多来龙坞吧，多来亲近这风景独好的地方。

绿龙坞
郑立宗

艺境

雾漫山峦（供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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